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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个城市因一条河而命名，滁州就

是其中之一。翻开历史，三国时代，那
时的滁州无名，“涂中”即代指滁州。滁
河前身，初名“涂水”，后称“涂河”，直到
隋唐始名滁水、滁河。从“涂水”到“滁
河”中间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曲折。

这条滁州人的母亲河，从百里以外
肥东县一个叫梁园镇的地方，在一路葱
郁和冷静中缓缓而来，流经269公里，玲
珑而又秀美。滋润着沿岸广袤的土地，
最后进入江苏六合，再折而向南经瓜埠
汇入长江，流向大海，联通着大地宽广
的胸襟。

同浩瀚的长江相比，滁河只是他众
多支流中，一个不显眼的“小弟”。除了
汛期，一年四季，粼粼的水波倒映山的
倩影，沙滩、鹅卵石、水草，铺垫一幅意
境幽远的图画，像极了一位不争不抢的
绅士，简单而又热爱生活。从事多年滁
河研究的朋友告诉我，滁河上游陡直多
源，下游蜿蜒曲折，唯中游，地势低浅、
宽泛，水潴流漫。多年的人工改造，主
要集中在中游，因此，滁河的历史与变
迁主要指的是滁河中游的历史与变迁。

然而，历史的风云，总是在波诡云
谲间，在滁河频频上演。一个又一个传
说，让人唏嘘感叹：楚国令尹子囊率舟
师沿滁河去攻打吴国的棠邑；伍子胥遭
楚平王追杀，渡滁河过昭关。《宋史·虞
允文传》也说，绍兴十一年（1141年），金
主完颜亮南侵，允文命别将“张深守滁
河口，扼大江之冲”。

尤其三国两晋时期，被称为“涂水”
的滁河，更是兵家必争之地。大约吴赤
乌十三年（250年），东吴与魏交兵，吴王
孙权遣兵10万，作堂邑（滁河下游今江
苏六合）涂塘，水淹北道，以阻魏兵南
侵。《三国志·吴书》也说：天纪三年（279
年），西晋大军伐吴，镇东将军司马伷

“出涂中”，进逼金陵。翌年2月，吴主孙
皓遣使献玺于此地，“一片降幡出石头”
宣告投降。

文中提到的涂塘，即滁塘，位于滁
河中游，今滁州南谯区与江苏省南京市
六合区交界处，那时，吴魏在江淮地区
对峙，吴赤乌十三年（250年）孙权作涂
塘，即在滁河上筑堰截流蓄水，平时蓄
水兴利屯田垦殖，战时“以淹北道”，阻
挡魏军南侵。晋代后涂塘废止，直到五
代时再次被利用，成为瓦梁堰。《與地纪
胜》载：宋景德年间（1004—1007 年）全
椒知县王瓛，曾到瓦梁城，观察瓦梁堰，
并作文记之，曰：“滁河而上数百里，巨
细骿〔骈〕比，合五十四流湊〔辏〕吴堰，
四顾周目，则中缺横断，群
山回环，

东南相望，底若大陆，如壶之口，丸泥可
封，是涂塘堰之形势，其曰作涂塘，是塞
滁水以为塘堰也”。

战争的风云，让不急不缓的河水，
成了阻击敌人的有效屏障，滁河也因此
成为冷兵器时代重要的战略要地。

二
静静眺望蜿蜒曲折的河流，看似平

静的外表下，每年五至八月间的江淮雨
季，却是滁河最为泛滥的日子。那段日
子，连绵不断的阴雨，时而如注，时而淅
沥，昼夜不停。有时一夜间，沟渠池沼
盆满钵溢，地势低洼的滁河上游，四面
来水，如脱缰的野马，拥挤着，喧嚣着，
直奔而来。不堪重负的河堤，随时都有
决堤的可能。一夜间，两岸百姓原本平
静的生活被打乱，或举家到大堤防汛，
或忙着搬家移物。

翻开《滁州水利志·水旱灾害》，
关于滁河洪灾的

记
录 令 人 惊 心 动

魄。自元朝至治元年开始，有记
载的滁河水灾就达八十次之多。平均
下来几乎每六年发生一次，破圩、溃堤
等大洪灾多达三十一次。居于滁河中
段的大圩之一的皇庆圩，终元朝一代，
不但没有为元政府带来收益，圈好的皇
庆圩受雨季滁河洪水的侵害，只能是荒
圩一个，最后变身为鸟雀燕子的栖息
地。因此，皇庆圩历史上又有“燕雀湖”
之称。

据地方志记载，明清两代，直到民
国，滁河沿河虽然河埂加宽，河堤完整，
但梅雨季节，河水泛滥，滁河河堤仍管
不住波涛汹涌的漫漫洪流，破圩、溃堤
成了滁河水患的家常便饭。历史上，人
所共知的灾年就有：嘉靖三十八年
（1559 年）夏，大水，圩尽破。万历十四
年（1586 年）夏，大水，公私庐舍倾湮者
多达20多起。安徽省境内的全椒县，10
年就有8年受灾，旱涝交替，饥馑频繁。

“大雨破圩遭灾殃，天旱无收饿断肠”。
因此，每年夏季的防汛，便是滁河

的一项重要内容。两岸百姓通过开挖
朱家山河、马汊河分洪道等措施，治理
滁河。尤其是1969年，苏、皖两省联合
进行滁河的综合治理，开凿了驷马山干
渠，疏浚和渠化滁河，建立有机的排灌
系统，并结合改善滁河航运，实现渠化
通航。虽然滁河在人类强大力量的干
预下暂时被征服了，但河水仍如桀骜不
驯的猛兽，不时会奋力挣扎，表现出潜
在的巨大能量。

梅雨季节过后，天上雨水减少，上
游来水陡减，沿途曾经被水淹没过的宽
阔水道，此时仿佛潮起潮落后的海边滩
涂，一片泥淖，浩浩浪海又变成了茫茫
的湿地沼泽，只有相对较低的地方才有
一缕缕细流在静静地流淌——滁河又
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三
古人有逐水而居、依水繁衍生息的

生活法则。沿河两岸星罗棋布的村落
见证着滁河的千年记忆。古街、古楼、
古树、古路、古井融为一体。黑色的屋
瓦，古朴的窗户，整齐的砖墙，以及被
墙下水波拍打了无数年所留下的水
痕，见证了岁月的印记，弥漫着古色古
香的味道。全椒的襄河镇、滁州的乌
衣镇、浦口的汤泉镇、六合最古老的渡
口瓜埠古镇，记录了一个又一个关于
滁河的传说。

几千年来，滁河两岸的子民，一波
一波地走出，浩浩荡荡地洒遍了华夏
大地，传承和繁衍了江淮之间的灿烂
和光华。两岸人才辈出，涌现一个又
一个文化大家和廉吏、能吏，全椒的吴
敬梓，滁河岸边陈浅乡的憨山大师，滁
州乌衣镇的一品提督吕本元，浦口汤
泉镇的明代刑部尚书张瑄，这些滁河
孕育的千古人才，或革除弊政、惩
恶扬善，或救国

救
民、济世匡时，或

写下经典名著，滋养后人，成为滁
河两岸子民的骄傲！

古时，陆路狭窄，水运自然成为重
要的商品运送方式。滁河这条商贸水
道，那时，舟楫相连，商贾来往，沿途数
不清的支流，一路裹挟，把涓涓细流，汇
成滔滔江水，供沿岸的子民经商、远游，
到外面更大的世界经风见雨。有老人
告诉我，古时一些船工，为祈求平安，便
在两岸沿途建了不少的寺庙，小小的寺
庙，是远行人的精神圣所！如今，已经
了无痕迹了。

滁河最有名的一条支流叫清流河，
古称乌衣河。因“微婉流淌碧云带，堤
翠桃红霞鹭飞”，在滁州人的心里不知
流淌了多少年，她像一幅出自大师笔下
的山水画，深深定格在滁州人记忆的深
处。外来的物资、人员，通过此河，进入
滁城，滁城因此成为金陵锁钥，商贾繁
华之地。

四
历史的风云早已烟消云散。眼下，再

去到滁河两岸，又是一番新景致。
在滁州段。黑黝黝的沥青路面、青

青的草坪、生机勃勃的乔灌木，在滁河
大堤上成为与城市公园极为相似的场
景。而大堤下，一条 9.6 公里沥青路面
的自行车道，不时有来自全国各地热爱
骑行的人们，一边沿河边骑行，一边欣
赏滁河的风光。秋季，两岸稻花飘香，
稻谷丰登。一群怡然自得的白鹭或在
岸边休憩，或在水面飞翔。夏季，放眼
望去，荷花绽放，片片荷塘碧叶连天，红
花点缀，很是气势。

在南京浦口段。蓝天白云下，成片
的粉黛乱子草如同粉色海洋。一个集
文化、科普、景观于一体的水利旅游文
化打卡点“滁河水利展示馆”，采用“画
中游”形式，通过文字、照片、微缩模型
场景，向人们展示滁河的水文化。一个
叫永宁的街道，围绕滁河风光带建设，
实现春赏万亩油菜花，夏赏万亩莲花，
秋赏万亩水稻，成为现代农业和观光结
合的特色名片。另一处叫黎家营的地
方，村落边长满青青的小草，草间洒满
野花，散落着几处民宿，站在河边回廊
遥望，群峰苍翠，雾气云归，远村如簇，
炊烟袅袅，忽有一种乘风飞去的感觉。

而六合区滁河湾湿地公园的秋景美
如画，利用滨水湿地的自然条件和场地特
点，将滁河湾沿岸公共绿地打造成由三
线、四区、多景点构成，并呈带状布局的具
有滨河湿地特征的城市特色景观园。与
之对应的左岸绿地空间，坚持还原生态底
色，采用“林地+草地+湿地”组合布局。
春有百花秋赏月，夏有河柳冬踏雪。

滁河两岸，正成为人们享受生活的
乐园。

暮色来临，此时的滁河，夕阳恬静，
流水轻柔，像母亲一样，把两岸的子女，
紧紧环抱在怀中。

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
雨，我一个人站在滁河岸边
一个叫蒋夏的古渡口，在一
棵华盖如云的千年朴树下，
静静地凝望着不急不缓的河
水。河对岸，有横穿苏皖的
渡轮，来来往往不停地轰鸣
着、忙碌着，周边有两三个
人，悠闲地徘徊在岸边。

□作者:程学武

灯笼火把，鞭炮香烛是体现家乡年节浓烈程度的一大重
要标志。不知为什么，在皖东家乡人的口语中，总是把生活中
与打击毫无关联的一类事情冠之以“打”字（好像这样讲更要
紧与更带劲似的），诸如把挖塘泥叫作打塘泥，把挑猪菜称作
打猪草……他们又能把人们过年过节提着灯笼东游西逛的玩
耍过程唤作“打灯笼”。

“打灯笼照舅舅，舅舅藏在门后头，打灯笼照姨娘，姨娘骑
在墙头上”形象逼真，诙谐生动。它本身既是歇后语“打灯笼照
旧（舅）”的原始母版，同样也是我儿时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一
段顺口溜。其描述出来的场景恬淡自然，活灵活现，活脱脱就
是过年期间娘家亲人挑逗自家小外甥嬉戏玩耍的一幅活色生
香、温馨可人的生活画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各种老传统，老习俗还在广大的偏僻
农村延续着。一年间，几个重大节日里，人们自娱自乐，放几挂
鞭炮、撂两回火把、玩个龙、舞个狮、跑个旱船、踩几趟高跷，还
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乡人们最看重的过大年期间，总要想
方设法扎出几个灯笼让家里亮堂亮堂，让自家孩子好好地喜庆
喜庆，给物质匮乏的大年添光增色。

好像这是父亲的专利与责任一样，每逢过年，他总觉得由
于自身的亏欠，一年到头有啥地方对不起自家伢子们似的，总
要做些适当的补偿才觉心安。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总是
挖空心思，想着点子竭力为平日里陪着自己苦熬清寒日子的
孩子们做些什么，好让孩子们在大过年的几天里好好地乐呵
乐呵，以此作为年终岁尾的一种弥补。家里没有拿闲钱买玩
具的可能，想来想去，只能因陋就简，依靠自己的一双巧手为
孩子们带来些许欢乐了。他吩咐妈妈上街捎两张毛把钱一张
的廉价软白纸，亲手操刀到家门口的竹林里挑选几根粗细均
匀的细竹竿，翻箱倒柜寻来粗细铁丝与薄木板，拿来石刀、剪
子、老虎钳……开始劈竹、削板、裁纸、打浆糊，事无巨细，有条
不紊地忙乎开来，精心地为孩子们扎起了灯笼。

家乡的灯笼可没有如今每逢
重大节日张灯结彩时挂出的富丽
堂皇的宫灯、玲珑剔透的纱灯那
般精美、庄重。它就地取材，用料简单，大都是庄户人家自身拥
有的，再普通不过的细篾片、粗铁丝、小木板、软白纸，再加上一
颗坚硬粗壮的大铁钉，做出来的灯笼有方、有圆、还有形如瓜状
的，颜色也惯常是一马的纯白色，顶多是有巧妇的人家用红纸
剪出两个花鸟虫鱼、小猪、小鸡之类的图案粘贴在上面，作为新
颖漂亮的点缀。即便是这样粗陋简单，在幼小的孩子们眼里也
是再好不过，宝贝不得了的玩意了。

一个完整灯笼是由灯笼架和灯笼罩两部分组成。一般是
先做灯笼架，再糊灯笼罩。把薄木板砍成巴掌大圆溜溜的形状
作为灯笼底座，正中心贯穿大铁钉，尖头朝上，预备着插蜡烛
用。再以铁钉为圆点的一条直径上等距离穿上两根粗铁丝作
为灯笼的支架，把最上面两两分开的铁丝用老虎钳拧成麻花状
当作拎手，一个简易耐用的灯笼架就这样做成了。正常情况
下，一个坚固的灯笼架倘若保护好的话，连续用上好几年都是
不用替换的。

与灯笼架相比，灯笼罩可要娇贵许多，做起来可真要聚精
会神、小心翼翼。它貌似简单，扎起来却实实在在是个费工费
时的精细活儿。先把竹子截成一段一段，从上至下用刀小心地
将它劈成寸宽样式的竖条，里外薅光，为了提高其柔韧度，需要
在里层慢慢地刮，假如用刀一不小心非常容易将其弄断。几次
亲眼看到父亲用碎碗渣细细地磨它、刮它，稍不留意，锋利的篾
片和碗渣就把他粗糙的大手立马割上个口子，弄得鲜血淋淋
的，虽然被疼得“嗞、嗞”有声，但他依旧照磨不误。将磨好的篾
片小心翼翼地曲弯，牢牢地拴在用细铁丝弯成的两头圆形的小
铁圈上，做成椭圆形瓜状体，上面糊上一层透明的软白纸，整个
灯笼才算大功告成。

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做好的灯笼被高高地挂在山墙上，一
般总是要等到每年除夕全家人吃过年夜饭之后才能真正地玩
到手。那时的农村，乡里乡亲的一般都窝在家里热热闹闹地
过大年。村庄里人丁兴旺，所谓的“远亲不如近邻”，他们平时
家常过日子总是东家帮，西家顾的，相互之间不分彼此，关系
和谐，串门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儿。年夜饭后，更是急不可耐，
根本等不得第二天相互拜年的时辰，趁着这一年一度难得的
守岁空闲，迅疾地从山墙上取下灯笼，点上红烛，打着灯笼，带
上孩子东一家，西一家地串门唠嗑，扯闲篇去了。鞭炮过后，
伸手不见五指的乡村除夕夜晚格外的寒冷，甚至偶尔还让人
感到有些许凄清。正疑虑恍惚间，陆陆续续有人打着灯笼走
出家门，先前是一盏、两盏，随后的十盏、百盏……无数盏灯火
次第呈现。彼时，村村队队灯笼遥相呼应，远远近近烛光闪
耀，虽似点点寒星，影影绰绰、忽隐忽现，但它却像漆
黑夜晚盏盏光芒四射的指路明灯，给人们带来无限
的温暖与希望。

那年月，在乡村，每年的除夕之夜到正月十五元
宵节，人们夜晚出门走路、游玩，打灯笼总是在唱着主
角，盏盏灯笼默默浸润着家庭浓烈的烟火味儿，静静
地等待着下一个新年的到来。

打
灯
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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